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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区恶警张晓兵

















信仰无罪，停止迫害；迫害善良，天理不容。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法网恢恢”恶人榜（www.fawanghuihui.org）记录着每个迫害法轮功者的恶人恶行，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都会被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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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家电视一台2005 年3 月14 日在「时事评论」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其中揭露了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质疑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按中共媒体报导的）二十多灭火器。








曝光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恶警张晓兵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诚念法轮大法好    逢凶化吉福星照     退出邪恶党团队     遇难呈祥命能保





 





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看守S21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图：1946年，经过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罪行认定，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医护人员被执行死刑。





别迷信“权大于法”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选摘几个实例。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





多少回，打了多少处地方……


魏明珍被毒打真相被曝光后，张晓兵承诺调查，之后却一直推诿，不接家属的电话。


2、法轮功学员英丽贤炼功，被恶警用电棍电击，被关押小号，3、二零一一年，法轮功学员赵鸿娥和另一法轮功学员背法，被一监区监区长张晓兵发现，被狱警于丽杰、杨欣关入小号迫害三个月，三个月后归队时狱警还安排全小队开批斗会，迫害赵鸿娥。


4、大连大法弟子江伟，被迫害成肺结核，张晓兵教唆普犯进行迫害。由犯人轮流监控至今。


5、沈阳大法弟子刘志，拒绝参加奴工劳动，被“严管”迫害，之后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


6、不让大法弟子张清华上厕所。


7、大法弟子姚波，半天没干活，被逼干活并受到威胁，致使晚上睡不了觉，痛苦不堪。


8、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李春清被非法关押于辽宁省女子监狱一分队，被二个犯人包夹，恶徒晚上不让李春清睡觉，逼坐小板凳，意图“转化”。◇


 





【明慧网】）辽宁省女子监狱张晓兵，女，50岁左右，警号：2105157，现为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监区长、服装厂厂长。此人走路姿势难看，罗圈腿，沈阳人。手机电话：13390116856。


据调查：一监区长张晓兵，兼服装厂厂长，管理11个分队，每队约50人，她管500人。生产的奴工服装产品出口各国。辽宁省女子监狱服装厂规模很大，1－4层楼。


张晓兵曾经担任过辽宁省女子监狱三监区头目、狱政科科长等职。多年来，此人无论在哪个职位上，都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女恶警张晓兵对上级极尽奉承、献媚，二零一一年大年三十晚，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张家成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慰问作秀时，就来到该监狱一监区，下面的照片，就是张晓兵眉开眼笑迎接厅长张家成与监狱管理局张凡时的情景。


然而对待法轮功学员，张晓兵却张嘴就骂人，监区内哪位法轮功学员进小号、遭迫害，都是她指使，不用请示上边。张晓兵的权力很大。


最近，张晓兵的丈夫和她离婚，离婚后张晓兵心情不好，就拿大家发泄怨气。


下面是恶警张晓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犯罪案例。


1：包庇恶警的犯罪行为


张晓兵在三监区当头目时，就亲自唆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兵调任狱政科科长，更是欺骗家属，包庇恶警的犯罪行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葫芦岛市南票区法轮功学员魏明珍（五十三岁），被恶警唆使犯人毒打一例。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魏明珍被非法强判三年，投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十一月二十二日，家人探视时发现魏明珍








图片解说：








【明慧网】沈阳蓝天有限公司和辽宁省女子监狱勾结，逼迫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犯人做免费奴工，每天早六点半到半夜，加工各品牌的服装，沈阳蓝天有限公司以高价出售给交通局和其它机构和公司，如沈阳出租车司机穿的工作服等，每套几百元，全部是奴工产品。这些服装还在很多大商场出售，如沈阳万达广场的许多品牌都是。


辽宁省女子监狱对奴工的迫害非常严重，不给吃饱，更吃不好，全年无休息日，很多人长期从事一个动作的劳动，造成眼疾、颈椎背部手部


等身体严重伤害，各监区自行承包，有时监狱长象征性地检查一下，各监区就暂时停止干活，监狱长走后，就要加紧干活，活干慢了，就要受到打骂，为了能完成定额，很多犯人只能把干不完的活带回去，在睡觉时间继续干，整个女子监狱就是一个毫无人权、残害人生命的法西斯式集中营。


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严重，七监区恶人李晓恒经常打骂法轮功学员宁玉英。大连法轮功学员宋平（音）在女子监狱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期做奴工，吃饭没保障，被迫害患阑尾炎，被拉去手术，后天天靠药物支持。


很多被判长期刑的人，由于长期生活条件差，营养没保障，加之长期遭奴役，身体出现严重的病状，早上出工时，能看到有的人因为走不了路，或身体已经残疾，或在做奴工时受伤的人都得继续工作，有的人甚至被背出来，腿动不了，有的胳膊被包扎着，还被逼继续干活。◇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1945年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否决了迫害帮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





女监的奴工迫害





已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由两个犯人搀扶着出来，右眼下面紫青色的皮肤显然是被暴打后留下的痕迹。


十二月一日在女子监狱。狱政科科长张晓兵，（警号：2105157）向刘洋（魏明珍的儿子）明确表示：监狱领导已经看了信（指魏明珍儿子写的母亲在监狱被打的事），上下都很重视，并反复声称魏明珍腿上的伤是因为与犯人发生点小口角，被犯人踢两脚造成的，并不严重；眼睛的伤是她眼神不好挂衣服时不小心摔的，那个打人的犯人已将她调离魏的房间，并对她进行了行政处分，给予扣分。张晓兵还声称，女子监狱是省文明单位，警察的素质都很好，决不会出现打人的现象，否则上层领导知道是要处分的。


张晓兵一再表示魏明珍的伤不重，已检查过了，没什么大事，只是皮外伤。当被魏明珍儿子问及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母亲时是被背出来的，张晓兵忙又解释说：是因为你妈身体虚弱，走路慢，离接见室远，为照顾她多接见一会儿才这样做的。


最后，监狱同意让魏明珍儿子看望母亲：“若不相信我们说的，就听听你妈自己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并声称事先没有通知你母亲。


经允许，魏明珍的儿子、姐姐、姑夫一同接见了魏明珍。魏明珍开始不说，家属一再追问，魏明珍仍旧不说，儿子刘洋要给母亲下跪求她说，这时魏明珍才讲了以下情况：然而魏明珍的口述与狱政科科长张晓兵大相径庭。


下面是魏明珍的口述：


“十一月八日，初到监狱，就开始被‘蹲小号’，由我和两个杀人犯（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组成三人小组。这两个犯人对我进行恐吓，两天两夜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逼我转化，写保证书。其间，我被两犯人打我的头部，把我打晕在地；用两手揪头发（头发被拽掉不少）；打眼眶，致使我眼下肿起大包；劈开我的两腿，用脚往我小便处踹，并说要废了我；使劲踢我的膝盖骨；用拳头打肋骨。刚来的几天里，始终对我拳打脚踢，我都记不清被打了











